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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的经过

——以达斡尔族为例

阿 力

摘要：本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原始档案资料，简

述清廷从布特哈地区选派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 3000

名兵丁驻防呼伦贝尔的经过，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迁徙过程、翼

佐编制、驻防体制的特点、最初两年的军事设施建设以及乾隆七年

裁撤达斡尔等兵丁情况和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加以阐  述。

关键词：索伦部 驻防呼伦贝尔 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

作者简介：阿力，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达斡尔学会副会 长。

据学者们的考述，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呼伦贝尔实质性的开发和建设是

从辽代开始的。历经辽、宋、夏、金、元、明、清各朝对呼伦贝尔的经略，

呼伦贝尔草原上到处都留下了人类文明的遗迹。清朝时期对呼伦贝尔的开发

建设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雍正十年（1732）清廷从布特哈地区招募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 3000 兵丁，组建八旗 a兵进驻呼伦贝尔

驻防。这便是一部分达斡尔人永久驻防呼伦贝尔的起  始。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发明创造，是以牛录 b为基层组织形式发展起来

a  雍正时期清廷组建八旗兵驻防呼伦贝尔，人们习惯上将其称为“索伦八旗”。有关呼伦

贝尔八旗组织的各类名称详见本文第十二部分的内容。为方便叙述，本文均采用“索伦

八旗”一 说。

b  牛录：原本是满族传统的狩猎生产组织，后演变为八旗制度的基层组织单位。满语的

“牛录”及“牛录章京”，在汉语中同被译为“佐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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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它在清朝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正如

一切事务都在发展变化一样，这种组织制度也是从原有的四旗发展为八旗，

又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扩展为一些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集团构

成的独立八旗。驻防呼伦贝尔八旗的组建，即是由这种不同民族集团构成的

独立八旗的一种形式。在开发呼伦贝尔地区之初，清廷不惜人、财、物力，

取消贡赋、赏赐牲畜、提供俸禄、加官进爵，甚至从齐齐哈尔等处“送往呼

伦贝尔等处口米亦分兵丁磨之……圣主教养官兵，为其生计详谋，连红白事

赏银，屡施鸿恩，赏赐行粮，以致官兵资生万年永享丰厚之仁意，实为至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321）。清廷如此下大力气，以组建八旗军制形

式来着手经营呼伦贝尔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  景。

一、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清俄方面来讲，《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划定了以外兴安岭、格尔毕

齐河、额尔古纳河一线为清俄东段边界。由此，额尔古纳河成为“俄人由尼

布楚入东三省水陆之咽喉”，呼伦贝尔一跃成了北疆最重要的门户和防俄越境

的紧要之地。“呼伦贝尔一地，不独关系黑龙江省安危，而亦东三省一线命脉

所系之枢纽也”（徐世昌 1965）。虽然两国间签订了“界约”和“条约”，但

是，沙俄并未因尼布楚条约的规定而停止劫掠，小规模的过界侵扰边境地区

的事例仍频频发生，守卫边界保住疆土成为清廷的一件大事。因此，雍正帝

在暗中秘密组建索伦部特种兵的同时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1643—

1644），为了抵制准噶尔同沙俄的勾结，加紧了与沙俄的边界谈判，雍正五年

（1727）清廷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1727 年 8 月），俄国通过这个界

约获得了清朝大片领土主权。而后，双方继续谈判，又签订了《阿巴哈依图

议定书》（1727 年 10 月 23 日）和《色楞额界约》（1727 年 11 月 7 日），确定

了恰克图以东、以西的清俄边界。到雍正六年（1728）九月，清廷与沙俄代

表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这是雍正朝签订的清俄关系方面的一

个重要条  约。

其次从清准（准噶尔）方面来讲，虽然准噶尔曾抵御和反击过沙俄对蒙

古人的侵略，但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来，准噶尔部一直与清朝处于相

a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奉雍正帝秘谕组建了索伦、达斡尔 2000 人的鸟枪部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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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的状态。在准噶尔与清廷的抗衡中，沙俄随时会与准噶尔结盟又一直为

清廷所警惕和担忧。不得已清廷通过联姻和战争征服的办法加强对准噶尔的

笼络和防范。康熙曾总结说，明朝仅“为恢复河套议论纷纷，若控驭蒙古有

道，则河套虽为所据，安能为患？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清圣祖仁

皇帝实录》卷 183）可见蒙古在清统治者眼中之重要性。所以，清朝西北部

边防主要防御准噶尔蒙古上层贵族的袭扰，是清廷与地方及民族间的矛盾。

在这种棘手的局势之下，雍正帝不得不对清朝北部边疆的总体战略重新进行

设计、部署，以缓解来自北方的种种压力。为加强防御，并就近训练军队，

促使清朝朝廷立即着手经略呼伦贝  尔。

（一）轮回巡防呼伦贝尔地区

在清廷组建八旗进驻呼伦贝尔以前，该地“归黑龙江将军管辖定察边之

制，于中俄分界处岁以五六月间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协领各一员，

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兵各八十名（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尔毕齐、

额尔古纳、莫里勒克、楚尔海图等河，巡视有无牧痕，以防侵越碑界，谓之

巡边。三协领会书姓名、月日于木牌瘗（yi，埋藏）山上，明年查边者取归

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瘗木牌以备后来者考验。此外还在中俄边界设有每年

巡逻鄂博和每三年巡逻鄂博多处，定期派官兵巡逻边界”。例如，清雍正二

年（1724），时任齐齐哈尔城镶红旗协领卓尔海、正黄旗协领达巴哈（巴尔虎

蒙古人）等曾先后率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卡伦巡防兵巡察

呼伦贝尔中俄边境。又于清雍正五年（1727）建军营于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

内的“敖尔辉”地方 a（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85：70），并沿

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左岸国界设立了 12 处卡伦，“名曰外卡”，也称为“防俄

外卡伦”。b清廷对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国界的这种“轮回巡防”制度，一直

延续到雍正十年。可以说，如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查岗苏木的敖勒高鸿一

地（今五泉山旅游景区），是清廷于雍正五年（1727）在呼伦贝尔地方设立的

首处轮回巡边军队的驻军营地，换句话说，敖勒高鸿一地是清代呼伦贝尔驻

军历史起始之地。至今，这里还有当时巡防军队所建立和祭祀的“莫英敖包”

a  笔者认为，与扎罗木德地方相毗连称为“敖尔辉”的地方当指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

岗苏木敖勒高鸿一地，现更名为五泉山旅游景 区。

b  参见《呼伦贝尔地区总法·卡伦》《呼伦贝尔志略》《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册报志稿》卷

七之《卡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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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迹。a

雍正七年（1729）二月，雍正帝发布了征讨准噶尔的命令，由北路（阿

尔泰方面）、西路（巴里坤方面）两军发起了攻势。但在雍正九年（1731）六

月，清军在与准噶尔大小策凌敦多布交战中失败，作为清军和通淖尔 b的重

要军营被攻陷后，退至科布多。雍正十年（1732），准噶尔噶尔丹策凌亲自

率军乘胜追击，清军节节败退，被迫丢弃正在建筑中的科布多城又向察罕叟

尔 c退却。由此，从京城至北部清军的所有军营驿站路线全部被切断，外蒙

古西部陷入混乱状态，大清北部边境受到了准噶尔的威胁。同年十月，清

军北路副将军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等统领满洲、蒙古、索伦、达斡尔等

20000 余兵追击准噶尔噶尔丹策凌军，在厄尔得尼昭地方大败准噶尔军“杀

贼万余，尸遍山谷，河流尽赤……余贼逃往鄂尔昆上游”。（《清世宗实录》 卷

122/13A—B）由此，北部战局趋于缓和状态，但是，清廷并未放松警惕，为

预防准噶尔方面再度进攻，更加重视和加强对北部边境的防  御。

（二）组建八旗驻防呼伦贝尔的缘起

清廷组建八旗驻防呼伦贝尔是组建整个东北防御体系的又一个延伸。早

在清顺治十年（1653）清廷在今吉林设置了宁古塔昂本章京 d驻防。其后从

康熙年间开始一直到雍正年间，东北八旗的组建都是以强化军事力量为目的

进行的。而对这一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与《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以及对

准噶尔的战争息息相  关。

随着清廷对军事力量的不断需求，八旗组织的不断扩张，随之而来的就

是兵源问题。为此，时任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于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初八

日提出了从黑龙江布特哈地区照京城之例挑选出 1000 名养育兵的建议（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165-007）。但是这一建议因为“养育兵仅支给一

两钱粮，若使其离彼等原居之地，带来城中当差、行围，则于生计无益”而

未被清廷采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165-008）。正在此时，每年

a  “莫英”意为部队、军营之意。“莫英敖包”为清代军营部队所供奉祭祀的敖包，位于今鄂

温克族自治旗巴彦磋岗苏木莫和尔图村东南 3 公里，敖勒高鸿（即五泉山）以西不远 处。

b  和通淖尔：地名，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国边界地区。蒙古语称湖泊为“淖尔”，所以

也称“和通泊”。准噶尔与清军在和通淖尔地区展开一场战争，此战以清军失败而告 终。

c  察罕叟尔：地名，蒙语白尾之意，位于蒙古国乌里雅苏台以 南。

d  顺治十年（1653），清廷将宁古塔驻防官改为昂邦章京（相当于明朝的总兵），与盛京昂

邦章京同为镇守一方之最高官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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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巡查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等地的达巴哈、博尔奔察（索伦人）为了改变极

其艰辛的“轮回巡防”a为“驻边守防”，在经过对布特哈地区兵源情况摸底调

查后，向黑龙江将军卓尔海提出了调遣部分军队驻防呼伦贝尔的建议，并通

过卓尔海将此建议转奏清廷。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二十四日，雍正皇帝

颁布的一条上谕中  称：

询于达巴哈、博尔奔察，称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巴尔虎之内，共可

得三千兵。将此三千兵派出，于喀尔喀河、呼伦贝尔之周围查勘善地，将

立业牧畜充足赏给，使其游牧驻防，教练马射、步射、放枪、击刺，选好

地方建城……作为守城之兵，种地驻防。倘如此，数年之间，即成一旅精

锐之良兵。若有行走之处，则无迟误。且于固守边疆之地，保护扎萨克等

之游牧地，甚为有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318-008）

可想而知，雍正帝调兵至呼伦贝尔的目的，是因为呼伦贝尔地方不仅与俄

罗斯接壤，又处于喀尔喀蒙古等之游牧边缘，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了抵制沙

俄继续东进扩张，监护喀尔喀蒙古内讧，防御准噶尔势力在北疆的延伸而对清

廷造成威胁，这几个因素成为清廷组建八旗兵驻防呼伦贝尔的主要动机。正是

基于这种局势，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帝立刻批准此提议，

并传谕达巴哈、博尔奔察等进京面授机宜。同年十二月二日，达巴哈、博尔奔

察等入京觐见面奉谕旨：“尔等此去一切事务著与将军卓尔海会商办理”。于是

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四日，总管达巴哈、头等侍卫博尔奔察偕同达斡

尔二等侍卫托勒德尔、达斡尔三等侍卫莽古达，巴尔虎蒙古二等侍卫阿比锡克

等前往“上谕所指地方勘察”，即呼伦贝尔地区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喀尔

喀河和呼伦湖等地区，视察后形成了驻防呼伦贝尔的详细实施方 案。

二、新建八旗兵丁进驻呼伦贝尔的经过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依据达巴哈、博尔奔察、托勒德尔、阿比锡克、莽古

a  巡边极为艰辛，清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写道：“草路弥漫，无辙迹，辨方而行。刳

大树皮，以识归路。路多蜢，如蜂，其长径寸，天无风或雨后更炽。行人尝虚庐帐以纳

蜢，而宿于外。帚十数齐下，人始得餐。螫马、牛流血，身股尽赤。马轶，觅深草间，

见蜢高如邱，知其必毙，弃不顾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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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等的考察汇报以及拟定的方案，于雍正十年（1732）三月二十八日联名呈

奏京城朝廷。在此奏折中，对呼伦贝尔山川河流、草场林木等自然资源、边

境地区的方位、驻兵地点、挑选兵源地及民族成分、具体数目、组建八旗旗

佐的设想，分发兵器旗纛、官兵俸禄以及对牲畜的分配意见、试种一两年庄

稼，暂且停止建造城池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同时在奏文中特别提出：“达斡尔

人们，向来都以建筑房舍、耕种为生活的原故，可以先派遣其单身人去到新

迁移所，进行耕种和建筑房舍以后，再把他们的眷属移去”。（内蒙东北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85：76—78）。表明了让达斡尔人先行建筑房舍和试种

庄  稼。

雍正皇帝阅完奏折旨意：“命军机大臣处进行磋商再行启奏”（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318-008）。大学士鄂尔泰等接旨磋商后，于四月

二十一日议复卓尔海等所奏于呼伦贝尔等地驻兵的方案（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 03-0171-0318-009）。与此同时，雍正帝因博尔奔察之功赏银一千两，

（《清世宗实录》卷 112）托勒德尔、阿比锡克、莽古达三人，各赏银四百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18-009-000003-0001-0086）。

依据大学士鄂尔泰等大臣的议复，雍正皇帝的御准，达巴哈、博尔奔察

等人按照预定方案在布特哈诸部族之中共选得 3000 名兵丁，其中 1636 名鄂

温克、730 名达斡尔、359 名鄂伦春、275 名巴尔虎蒙古等以及“再把各个人

的户口上，不能够分开的、未经测量的闲散、幼丁和老弱、残废等定额男丁

包括在内，共计 796 名（其中闲散西丹 737 人，年迈及患病之巴尔虎男丁 59

人）”。这样，最初选定迁往呼伦贝尔的兵丁及眷属人数总计为 3796 名。为

其生计，按照奏文中的要求，清廷将达力岗嘎 a地方“骡马二万四千一百余

匹、绵羊十万只”分配与驻防八旗兵  丁。

达巴哈、博尔奔察等在布特哈地区招募兵丁结束后，临行前召集所有被

选官兵眷属“齐集于会盟处（即楚勒罕）”b，讲明了有关事宜，同时拟写了

a  达力岗嘎驼马牧场位于内蒙古锡林格勒盟以北，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以南，东起哈鲁勒

陀罗海，西至额固特，南起察罕齐老山，北至济尔该图，是清代面积最大的牧场，隶上

驷院兼辖。达力岗嘎羊群牧场约设于康熙中期，隶属于三旗牛羊群牧场总管兼辖，羊数

定额为 10 万 只。

b  “楚勒罕”源于蒙古语“楚固拉干”一词，即“盟会、聚会”之意。是清政府为收取布

特哈地区各族交纳貂皮而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设立的一个场所。据学者考察，最初

“楚勒罕”的场所位于齐齐哈尔市西北 40 里的因沁屯（今音钦村）以北约 6 公里处的一

片开阔地带。“楚勒罕”于咸丰年间废止，历经 1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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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官兵叩谢天恩折”转交皇上，其内容如  下：

奴才卓尔海等谨奏：为转奏叩谢天恩事。切照几拉木台等处驻兵一

事，由兵部咨行，于五月初十日来到选貂皮会盟处。奴才等即召总管达

巴哈，所拣选官兵齐集，圣主施恩，赏赐马牛羊，每年获半俸之事，逐

一晓谕，叩谢天恩后，官兵俱雀跃，围拢来奴才处，合掌叩称：我等俱

如蝼蚁末等奴才，为圣主毫无寸效，且由我等祖父至此，赈救数次，屡

赐生业，实难记清。今为将奴才我等迁往几拉木台等处，复蒙圣主施恩，

蠲免貂贡，给予生业，赏足马牛羊，又获半俸饷。圣主此殊恩，奴才安

能报答。惟虔诚祈祷圣寿万万年，奴才等世享圣主养育无穷如天地高厚

之恩。除此之外，奴才等莫可言喻。请将我等欢忭雀跃之情转达天听，

等情。频频叩告。为此将叩谢天恩之处，谨转奏以闻。奴才卓尔海、奴

才宗室张格。（朱批：知道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120）

遵照雍正帝：“尔等勘验过地方，将丁壮挑选完毕后，著博尔奔察将地

图带来奏上，达巴哈领所选之兵，趁草青迁往”的谕旨，一路由博尔奔察将

绘制的地图带往京城，一路由达巴哈于雍正十年（1732）润五月七日，带领

被拣选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由齐齐哈尔楚勒罕地方出发，

赶往驻防目的地呼伦贝尔。雍正十年（1732）七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卓尔

海等奏报总管达巴哈率兵前往海拉尔等处折》中记  载：

切总管几拉木台地方军总管达巴哈呈称：达巴哈亲率新迁之索伦、

达斡尔、巴尔虎官兵，于润五月初七日（注：阳历 6 月 28 日，本月至

30 日）辰时启程，本月二十三日（注：阳历 7 月 14 日），俱安善迁至海

拉尔、几拉木台等处。等情。为此谨具奏闻。奴才卓尔海、奴才宗室张

格。（雍正皇帝朱批：知道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139）

从以上奏折中可以看出，被派往呼伦贝尔驻防的全部兵马首先齐集在楚

勒罕地方，浩浩荡荡开进呼伦贝尔后，分兵驻扎在海拉尔（伊敏河入海拉尔

河口）以及与“敖尔辉驻兵处所相毗连”的几拉木台（今扎罗木得）等处。

不言而喻，如今的扎罗木得一地，正是组建八旗兵首处安宅扎营之地。八旗

兵落脚扎罗木得开始，便从这里翻开了保卫、开发和建设呼伦贝尔的历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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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 3000 名将士以及他们的随属即为翻

开这一历史篇章第一页的第一  人。

清廷采取从布特哈抽调兵丁赴呼伦贝尔驻防的措施，是由于呼伦贝尔

“北控俄罗斯，南抚喀尔喀，山河险要”，其地理位置在清朝版图上占有特殊

的重要位置。专门拣选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兵丁来驻防，除地

域相近，生存的地理环境相同以外，主要考虑到他们的军事素质。索伦、达

斡尔以武见长，康熙朝和雍正朝中都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英勇事迹和记述。因

此，让这部分人驻守边疆，一方面与强悍的外敌沙俄形成对峙，保证边疆的

安全，同时对防止准噶尔势力的延伸，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也表明清

廷对他们忠诚的信仰以及顽强的战斗力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总而言之，被调

遣驻防于边陲的索伦部民众，被编入八旗，成为披甲，免除了他们的贡赋，

由国家赏赐牲畜、分发俸禄，为他们无偿提供军械、粮饷，甚至“连红白事

赏银，屡施鸿恩”，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尊严的职业军人，国家有

责任保障他们的生活来  源。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件事是，清朝政府调遣部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

春、巴尔虎等民族驻防呼伦贝尔，是为了对这些民族的统治而“分而治之”

呢，还是基于戍边驻防的需要呢？（包括乾隆年间西迁新疆的达斡尔、鄂温克

等）对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清朝统治者为了削弱索伦部的地方势力，通过

采取‘分而治之’，达到‘众建而分其势’的目的，将部分达斡尔、鄂温克、

鄂伦春、巴尔虎等人民调遣呼伦贝尔的同时，还将另外一部分达斡尔、鄂温

克人民调往新疆等地，使他们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散居各处”的观点。对

此，笔者依据对当时的诸多公文奏折以及对当时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清廷

组建八旗进驻呼伦贝尔虽然有“分而治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国家 

需要。

三、“索伦八旗”翼佐的编制、防区及牧地的划分

（一）翼佐的编制

雍正十年（1732）五月十五日，索伦左翼总管达巴哈将进驻呼伦贝

尔编设八旗佐领的详细情况呈报黑龙江将军衙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732）。现将当时编设八旗佐领的人员名单以表格形式展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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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雍正十年（1732）驻防呼伦贝尔编设八旗佐领情况

索伦八旗

左翼总管 达巴哈 右翼总管 博尔奔察

左翼设四旗计 25 个佐，其中镶黄旗 7 个佐；

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各 6 个 佐。

右翼设四旗计 25 个佐，其中正黄旗 7 个佐；

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各 6 个 佐。

表 2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镶黄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黄旗

索伦副总管里布齐勒图

第一佐佐领 珠鲁克都 骁骑校 乌唐阿（署理领 催）

第二佐佐领 瓜察 骁骑校 喀尔玛丕（署理领 催）

第三佐佐领 乌尔巴哈第 骁骑校 德济乌勒

第四佐佐领 阿勒精阿 骁骑校 布尼德依

第五佐佐领 扎里乃（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古尔格勒图

第六佐佐领 崩库塔（鄂伦 春） 骁骑校 噶扎勒图

第七佐佐领 孟讷 骁骑校 依德勒图

领催、a皮甲 420 名；已及比丁西丹 70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545 名。

表 3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正白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白旗

达斡尔副总管托勒德尔

第一佐佐领 衮泰 骁骑校 苏尔巴岱

第二佐佐领 阿纳勒图（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车依沃（署理领 催）

第三佐佐领 伯勒图（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罗 保；

清廷指派笔贴式：提第

第四佐佐领 喀都里（索 伦） 骁骑校 乌色勒图（署理领 催）

第五佐佐领 齐尔齐喇（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格尔毕琛（署理领 催）

第六佐佐领 讷棱车（鄂伦 春） 骁骑校 雅玛拉

领催、皮甲 360 名；已及比丁西丹 80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494 名。

a  领催：清代官名，满语“拨什库”，催促人的意思。汉名“领催”。管理佐领内的文书、

饷糈庶务。又有“分得拨什库”，是佐领的副手，汉名“骁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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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镶白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白旗

索伦副总管毕里浑

第一佐佐领 乌齐内 骁骑校 巴达希（署理领 催）

第二佐佐领 乌里勒图 骁骑校 布喇勒图（署理领 催）

第三佐佐领 德尔精额 骁骑校 都热克依

第四佐佐领 乌默西（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布勒塔噶尔（署理领 催）

第五佐佐领 阿勒塔赖（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乌尔巴喀察（署理领 催）

第六佐佐领 额星古勒图 骁骑校 特沃尔济

领催、皮甲 360 名；已及比丁西丹 86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499 名。

表 5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正蓝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蓝旗

达斡尔副总管莽古达

第一佐佐领 塔齐苏 骁骑校 穆尔斋

第二佐佐领 济勒本 骁骑校 肯德威（署理领 催）

第三佐佐领 图很德依（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沃勒德（署理领 催）

第四佐佐领 罗尔布哈尔（索 伦） 骁骑校 罗伯托

第五佐佐领 额尔齐岱（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塔尔盖

第六佐佐领 乌尔庆额（鄂伦 春） 骁骑校 宁古车

领催、皮甲a360 名；已及比丁西丹 62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475 名。

表 6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正黄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黄旗

副总管波罗纳（由清廷专派满族官 员）

第一佐佐领 噶尔兆图（达斡 尔） 骁骑校
贾木保（署理领 催）

清廷指派笔贴式：乌扎乃

第二佐佐领 达勒果勒 骁骑校 冲恰（署理领 催）

第三佐佐领 昂加图 骁骑校 德呼尼

第四佐佐领 德折勒图（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庆吉勒

第五佐佐领 果罗都（署理骁骑 校） 骁骑校 济尔库勒德依（署理领 催）

第六佐佐领 诺米岱 骁骑校 延讷（署理领 催）

第七佐佐领 特沃勒德尔（署理索伦骁骑 校） 骁骑校 纳孙

领催、皮甲 420 名；已及比丁西丹 73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549 名。

a  披甲：满语称作乌克申，蒙语称胡雅嘎，汉译为马甲，俗称披甲。披甲负担卡伦驿站义务时

要携带其家眷一同前往，出征时自备马匹等，差役繁杂苦重。其俸禄为半饷，每月饷银 1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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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正红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红旗

索伦副总管特东额

第一佐佐领 满达喇 骁骑校 伯伦车

第二佐佐领 察古赖 骁骑校 多尔本察

第三佐佐领 达尔巴噶尔 骁骑校 达桑阿

第四佐佐领 玛尔达喀 骁骑校 萨扎勒图

第五佐佐领 尼尔吉达 骁骑校 英纳西喀

第六佐佐领 科尔托浑 骁骑校 英古察

领催、皮甲 360 名；已及比丁西丹 153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566 名。

表 8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镶红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红旗

巴尔虎副总管阿比锡克

第一佐佐领 布勒图罗 骁骑校 默勒克依

第二佐佐领 额尔德尼 骁骑校 布拉克

第三佐佐领 珠瓦齐 骁骑校 扎玛颜

第四佐佐领 莫多玛勒 骁骑校 济尔巴

第五佐佐领 莫绰依（由清廷专派官 员） 骁骑校 衮楚克（署理领 催）

第六佐佐领 锡尔哈（索伦署理蓝 翎） 骁骑校 必里克（署理领 催）

领催、皮甲 360 名；已及比丁西丹 151 名；未及比丁西丹 43 名；兵丁共计 567 名。

表 9 雍正十年（1732 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镶蓝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蓝旗

索伦副总管阿尔斌察

第一佐佐领 绰托 骁骑校 腾吉勒图

第二佐佐领 乌勒申 骁骑校 阿鲁木索（署理领 催）

第三佐佐领 索济勒图（署理蓝 翎） 骁骑校 达欣察（署理领 催）

第四佐佐领 车齐尔 骁骑校 额米雅勒图（署理领 催）

第五佐佐领 多西克尔（鄂伦 春） 骁骑校 恩腾额

第六佐佐领 （不 详） 骁骑校 （不 详）

领催、皮甲 360 名；已及比丁西丹a60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473 名。

a  西丹，意为幼丁，清代八旗中未成年而将要成丁之人称为幼丁，是八旗正规兵丁的后备力量。

《御制增订清文鉴》称“未及丁的孩童，叫做‘西丹’”。陈鹏先生的《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

旗探研》考证：“索伦各部男子……凡年龄 15 岁、身高五尺者一律编为西丹，作为预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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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索伦八旗”初始，雍正帝曾经提出“朕意索伦、达斡尔、巴尔

虎各设总管，统管其事……各管所属为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730）。

所有官员“均由布特哈地方现任、署理、委用各员内选派”的要求。从实际

翼佐编设情况来看，在基本保持各民族间的部落组织形式的同时，也都存在

有不同民族混编情况。且从正白旗第三佐和正黄旗第一佐中各配一名笔帖式

来分析，推断达巴哈总管驻在正白旗，博尔奔察总管驻在正黄  旗。

表 10 雍正十年（1732），“索伦八旗”初始 50 佐领主体民族分析（包梅花 2012）

索

伦

八

旗

旗 别 佐数 兵丁族别

镶黄旗 7 以索伦人为主体，有部分鄂伦春人混 居。

正白旗 6 以达斡尔人为主体，有部分索伦人和鄂伦春人混 居。

镶白旗 6 全部都是索伦 人。

正蓝旗 6 以达斡尔人为主体，有部分索伦人和鄂伦春人混 居。

正黄旗 7 主体民族不清楚，由部分达斡尔人和索伦人混 居。

镶蓝旗 6 以索伦人为主体，有部分鄂伦春人混 居。

正红旗 6 全部都是索伦 人。

镶红旗 6 以巴尔虎人为主体，有部分索伦人混 居。

计 八 旗 50

表 11 职官及兵丁数目（包梅花 2012）

旗 色 副总管族别 佐领 骁骑校 笔帖式
领催、 
披甲

已及比丁

之西丹

未及比丁

之幼西丹
总计

镶黄旗 1（索伦 人） 7 7 无 420 70 40 545

正黄旗 1（满族 人） 7 7 1 420 73 40 549

正白旗 1（达斡尔 人） 6 6 1 360 80 40 494

正红旗 1（索伦 人） 6 6 无 360 153 40 566

镶白旗 1（索伦 人） 6 6 无 360 86 40 499

镶红旗 1（巴尔虎 人） 6 6 无 360 151 43 567

正蓝旗 1（达斡尔 人） 6 6 无 360 62 40 475

镶蓝旗 1（索伦 人） 6 6 无 360 60 40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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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廷对“索伦八旗”的归属、官员配制以及翼佐编设的情况来看，并

不完全信任这支队伍，清廷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翼佐的编制，满

族官员的穿插监督，更是从第一年的年末开始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

措  施：

（1）严格掌控，分化统一性，“众建之而分其为”。名义上索伦总管为

“索伦八旗”的军事指挥官，但受驻防将军、都统、大臣奏调。而这些将军、

都统、大臣多为满族贵族，他们代表清廷行使对地方武装的监督、控制。另

一方面，为了削弱“索伦八旗”的统一性，不使其形成统一行动的力量，限

制其势力的发展，雍正十一年（1733）夏，雍正帝谕旨将驻防“索伦八旗”

兵三千名内，调拨二千名前往察罕叟尔军营，将一个八旗组织分成两个部分，

分散了统一力量，以此来避免“索伦八旗”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威胁

其统  治。

（2）将“索伦八旗”编入内属八旗体制，采取直接由朝廷对其执行各项

统治的措施，严格控制对官员的任用。清廷于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初三

日议准，将呼伦贝尔之索伦、达斡尔、巴尔虎编入上三旗（即指镶黄旗、正

黄旗、正白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167-007），由皇帝直接掌

控。虽然清廷制定了对“索伦八旗”总管以下官员均由本旗原有族民中选任，

但没有任期限制，采取了“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按其考绩、战绩等个

人素质来任用的措施。这些管制的变更，既是因为索伦、达斡尔等曾反抗过

清帝国的结果，又体现了清廷施行强化汗权政  策。

（3）强化对“索伦八旗”的领导统治力度，直接由京城指派官员进行统

治。雍正十年（1732）底，清廷在派出护军统领博第至呼伦贝尔之后，雍正

十二年（1734）又派盛京兵部侍郎永福“统辖呼伦贝尔兵丁”。雍正十三年

（1735）又由京城简派内大臣哈达哈为统领协同永福管辖呼伦贝尔八旗。自

此开始，呼伦贝尔即专由朝廷“简派大臣一员，加副都统衔，以三年为任期，

坐镇其地资统率”的形式进行管  理。

（4）严格控制索伦八旗军队的武器装备。“索伦八旗”壮丁服兵役时所

需武器必须具文呈报理藩院核准，采购数量较大还得由理藩院上报朝廷批准。

任何地区，任何人都不得超过所批准的数量，否则不仅没收违法多买的部分，

而且对当事者治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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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密对“索伦八旗”的监视、监督。在组建八旗时，在其翼佐配制

中，将原黑龙江将军衙门主事满族人波罗纳委以正黄旗副总管，对各级官员

的言论行为动向等情况及时向朝廷密报，一旦发现问题随时撤职调  换。

以上对驻防呼伦贝尔八旗采取的这些措施，均表明了清统治者当时对他

们不完全信任以及存有防备心理。

（二）防区及牧地的划分

驻防八旗兵进驻呼伦贝尔以后，呼伦贝尔全境成为“索伦八旗”的防区，

以左右两翼划分防区，游牧驻守边境。其左翼四旗驻牧在通往俄罗斯道路边

境一带，右翼四旗驻牧在哈拉哈河喀尔喀蒙古边界一带，这是清代对呼伦贝

尔区域划分的起  始。

（三）赏赐牛马羊及官兵俸饷、恩赏军用物资

依据卓尔海等在奏折里提出对兵丁赏赐生业的方案，清廷均予以兑  现。

赏赐牛马羊方面：“清廷赏赐移驻呼伦贝尔兵丁马一万五千七百三十四

匹、奶牛九千七百三十四头、羊九万五千一百四十只。其中，奶牛按每头价

银五两计，折赏银两共需价银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两，由户部派员送往驻兵之

地，分别赏给各官兵，从容购买立业。管理呼伦贝尔地方兵总管博尔奔察、

达巴哈呈称：‘将赏赐为生业之马、羊、奶牛之银两，自雍正十年（1732）六

月十九日至七月十四日，相继接受’。清廷的这次赏赐为以后呼伦贝尔畜牧业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包梅花 2012）

赏赐官兵奉饷方面：清廷按照其他八旗官员兵丁之一半相应给“索伦八

旗”官兵发放半俸，但可提前支取，兵丁每月各发钱粮银一两。与此同时对

八旗所需的旗纛、兵械、绵甲等给予了“无一遗漏”的配  备。

四、防俄卡伦的建设

东北地区的卡伦大约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主要目的是为了实施各种封禁、

稽查、征收等任务而设置的内地卡伦。随着沙俄的入侵，开始设置边境卡伦。

雍正五年（1727）在呼伦贝尔境沿额尔古纳河岸设置的 12 处卡伦就是出于这

种目的。雍正十年（1732）清廷组建“索伦八旗”兵驻防呼伦贝尔，由此，

驻防呼伦贝尔的各族官兵承担起建设驻守卡伦，巡护边境和保卫祖国领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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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侵犯的神圣职  责。

（一）防俄外卡伦的建立

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为了防御沙俄

的侵入，按《尼布楚条约》所划定中俄边界走向共设立了 59 处卡伦，其中在

呼伦贝尔沿中俄两国国界线满洲里起至额尔古纳河上游的珠尔特依止，即清

朝边界一侧设置了 12 处卡伦。“名曰外卡”，也称为“防俄外卡伦”（呼伦贝

尔副都统衙门 1986）。在设置这些卡伦时清廷认为“呼伦贝尔最重，布特哈、

黑龙江次之”（徐宗亮），对呼伦贝尔与俄罗斯边界卡伦的建立给予特别关注。

这些卡伦由黑龙江将军管辖，轮派呼伦贝尔索伦、达斡尔兵驻守。卡伦每处

驻防官一员，兵丁 30 名。每两卡伦之间设一鄂博（即敖包），卡伦官兵每日

巡查，三月一更。同时，每月派遣总管一名、佐领二名进行巡查一次。每处

卡伦备有蒙古包四顶，每年拨给修补费  用。

表 12 呼伦贝尔外卡设置

外卡（卡伦名 称） 设置时间 卡伦间距 对岸俄屯名

珠尔特依卡伦 雍正五年 距锡伯尔布拉克卡伦 46 里 洽罗布其

锡伯尔布拉克 雍正五年 距巴延珠尔克卡伦 60 里

巴延珠尔克 雍正五年 距乌雨勒赫齐卡伦 42 里 别勒维伊布得雷

乌雨勒赫齐 雍正五年 距巴雅斯呼朗温都尔卡伦 53 里

巴雅斯呼朗温都尔 雍正五年 距巴图鲁和硕卡伦 55 里
则尔果里 

（今译佐尔戈 尔）

巴图鲁和硕 雍正五年 距库克多博卡伦 60 里 新楚鲁海图

库克多博 雍正五年 距额尔德尼托勒辉卡伦 80 里

额尔德尼托勒辉 雍正五年 距孟克锡哩卡伦 80 里

孟克锡哩 雍正五年 距阿巴噶图卡伦 60 里 开拉苏

阿巴噶图 雍正五年 距苏克特依卡伦 70 里

苏克特依 雍正五年 距察罕鄂拉卡伦 60 里

察罕鄂拉 雍正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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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俄内卡伦的建立

由于“外卡伦防守多疏，时有俄人越界”（巴岱等 1992），沙俄不断向中

国边境移民进行侵略扩张，蚕食领土。总管达巴哈、博尔奔察等人在进驻呼

伦贝尔的当年十一月依照清廷的指令，即刻对边境进行实地考察，并根据边

防需要，向黑龙江将军卓尔海提出了增设卡伦以及如何派遣官兵等方案（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80：589）。这项方案于雍正十一年（1733）获准后，呼

伦贝尔在外卡的内侧增设了 15 处卡伦，力图“以资联络”，这一批新设的卡

伦称为“内卡伦”，也称为“防俄内卡伦”，均由进驻呼伦贝尔的索伦部兵丁

于雍正十一年（1733）建设，并派兵驻  守。

由清一代，呼伦贝尔一带的边境卡伦建设多有变化，不管卡伦是增是减，

如何变异，呼伦贝尔的各族官兵仍然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远离妻子儿

女，驻防在偏远的卡伦驿站，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为边疆的防御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

表 13 呼伦贝尔内卡设置

内卡（卡伦名 称） 设置时间 咸丰七年改设后名称 距离里数

库勒多尔河 雍正十一年 西伯尔昂阿 距呼伦贝尔城 500 里

特尔墨勒津河 雍正十一年 迈罕图 距上卡 60 里

特尼河 雍正十一年 察拉奇昂阿 距上卡 57 里

崇古林谷口 雍正十一年 色格勒吉舍哩 距上卡 55 里

依拉该图 雍正十一年 郭尔比舍哩 距上卡 50 里

阿尔噶图谷口

（哈 济）
雍正十一年 阿鲁胡都克 距上卡 50 里

沙拉鄂索谷口 雍正十一年 西里呼都克 距哈济卡伦 70 里

萨奇勒图山 雍正十一年 布木伯诺尔 距沙拉鄂苏卡伦 40 里

温都尔额埒苏 雍正十一年 阿尔山布拉克 距翁昆卡伦 50 里

翁昆 雍正十一年 固勒特格 距萨奇勒图山卡伦 39 里

乌兰昂阿 雍正十一年 乌勒拉吉布拉克 距温都尔额埒苏卡伦 49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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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卡（卡伦名 称） 设置时间 咸丰七年改设后名称 距离里数

布拉克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达西玛克布拉克 距乌兰昂阿卡伦 70 里

摩该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托勒辉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鄂勒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五、驿站的建设及开通交通要道

（一）驿站建设

清廷视呼伦贝尔为要冲之地，为了通达边情，供给军民生活用品，动员

进驻呼伦贝尔的各族官兵，在进驻呼伦贝尔的当年就开发了由齐齐哈尔（黑

龙江将军驻地）至今海拉尔的十处驿站。这 10 站是：齐齐哈尔——西勒

图——纳齐希（今甘南县）——蒙古勒乌克察起——额赫昂阿——巴里玛——

延博霍托——霍洛起——们都克依——雅克萨——集尔玛大——呼伦贝尔。

这条驻路为辽金古道，从蒙古勒乌克察起站以西，均沿雅鲁河和海拉尔河西

行。乾隆元年（1736）调整各站之间距离并延长，设 17 站，长 898 里。这些

驿站不但把广大的边疆地区联系起来，而且把边疆地区与内地联成一体，保

证了呼伦贝尔地区与外地通信的畅达和物资的转运，对打击外敌的入侵，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二）开通交通要道

达斡尔人使用牛车具有悠久的历史。如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嫩江流域依靠

的是牛车，从嫩江流域迁徙呼伦贝尔同样使用的是牛车。达斡尔人凭借娴熟

的传统造车技能，家家户户拥有数十辆甚至几十辆的牛车，至 20 世纪 30 年

代末，海拉尔达斡尔人的牛车拥有量近千辆，一度成为呼伦贝尔商业往来的

主要工具。达斡尔人的牛车运输线路，以海拉尔为中心覆盖呼伦贝尔全境的

同时，东赴布特哈、齐齐哈尔，西达桑贝子（今蒙古乔巴山）、库伦（今蒙古

乌兰巴托），北及恰克图，南涉乌珠穆沁左、右翼旗、多伦县、张家口等地。

因此有人说，清代呼伦贝尔的交通道路是牛车开拓出来  的。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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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海拉尔达斡尔人主要长途运输往返线路

巴彦托海——卜奎（齐齐哈 尔） 生产生活用品贸易

巴彦托海——桑贝子（今乔巴山 市） 易货贸易

巴彦托海——新巴尔虎左、右旗

1.  春季：把海拉尔的粮食运出去，把商人和俄国人

收购的畜产品运回海拉 尔。

2.  夏季：将商人收购的畜产品和广信公司经营的盐、

碱运回海拉 尔。

3. 冬季：去达赉湖把俄国人经营的冻鱼运 回。

巴彦托海——吉拉林
夏季走库克多博旧驿路，沿边境卡伦向北至吉拉林，

冬季直达。主要贸易为粮食、木材 等。

巴彦托海——甘珠尔庙

主要为庙会集市贸易。此路可达桑贝子、库伦、乌

珠穆沁右翼旗、张家口、乌珠穆沁左旗经多伦入古

北口大道，为传统贸易商 路。

巴彦托海——贝尔湖 鱼类特产贸 易。

巴彦托海——珠而毕特盐池 距海拉尔以北 200 余里，运送盐、碱、硝 等。

巴彦托海——乌克尔图盐池 距满洲里西南百余里，运送盐、碱、硝 等。

巴彦托海——阿尔山温泉
向东南延伸经索伦、洮南到达奉天，主要为日常生

活用品 等。

巴彦托海——多伦县 主要将呼伦贝尔的盐等货物运至多伦 县。

巴彦托海——张家口 运回布料、砖茶、绸缎、衣物 等。

巴彦托海——锡尼河——红花尔基 运输自家用的木材 等。

伪满时期 被雇用军用品及军事设施材料的运 输。

图 1 运送饲草的牛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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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筑建海拉尔军营城堡的达斡尔人

“索伦八旗”兵进驻呼伦贝尔后，并没有急于筹建永固的城堡建筑，而

首先在扎罗木得搭建简易兵营衙署，按照游牧民族的特点划分各旗翼佐防区，

并将设立关卡驿站、驻卡巡边、军事训练、应征参战以及试种小规模农田的

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按照初设八旗时的奏文内容，达斡尔人在建筑海拉尔城

以及开发试种农业的生产中起到了中坚作  用。

对于海拉尔的筑城年代，学者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见解。有主张建于雍正

十年（1732）的，有主张建于雍正十二年（1734）的，也有主张建于乾隆年

间（1738 年以后）的。笔者认为，当时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上奏的“建城”，

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当时所讲的“城”其实是指军队的大本营而言，

是通过筑建军营城堡来表明清廷在这一区域军事地位的确  立。

在“索伦八旗”军进驻呼伦贝尔后，军事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呼伦贝

尔纪略》中所说“改勘地址”选择海拉尔地方建城，是指最初打算将军队的

大本营设在扎罗木得，而后改勘地址选择在伊敏河入海拉尔河口处设营而言，

同时决定“拟暂于一二年游居，试之耕种，如能丰收，再行呈请建城”，“定

议后迄未修筑”。这是雍正十年（1732）卓尔海等最初进入呼伦贝尔所议定后

上奏朝廷的事。显而易见，在最初上报的时候，筑城只是为了满足八旗官兵

的需求而已。由于扎罗木得一带霜降太早等缘故，雍正十二年（1734）决定

将索伦八旗军队的大本营及衙门寓所改勘建设于伊敏河左岸“城（军营）西

门外，偏北西沙山之阳”，即“哈日巴图鲁那日斯”（今海拉尔区西山樟子松

林）之阳。经过两年时间的建设，初步形成军营规模，人们习惯称其为  城。

雍正十二年（1734）至雍正十三年（1735），“索伦八旗”军建筑“前后

相连，周围各绕土墙，高六尺”的军营大本营。其主要建筑为：“大堂和传堂

各一所，各计五间。印务处一所计三间。左右两司各一所，各计四间。官印

室，银库，兵置库各一所，各计两间。档案室一所计三间。索伦、巴尔虎八

旗兵器库八所，计十六间；额鲁特一旗兵器库一所计两间。守卫兵器库的守

望室两所计四间；大门一所计三间；东西栅栏门两个。衙门寓所也是在雍正

年代建筑的。正房一所计五间，东西厢房各一所计四间，书斋一所计三间，

二门一所，大门一所计三间。监狱室也是在雍正年代所建筑的。囚房一所计

三间，围绕监狱的用木竖起的障子，从长有二十四丈，从高有一丈五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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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监狱的守望室一所计两间，按照期限，轮流地来重新修补。大药库也是在

雍正年代所建筑的。火药库一所计三间，船弹库一所计三间。练武厅也是在

雍正年代所建筑的。射击亭一所计三间，守望室一所计两间”（内蒙东北少

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85：132—133）。以上这些建筑看不出民房或商户，

均为军事设施和衙门寓所，所以它是实实在在的军队大本营。这一时期，呼

伦贝尔一地并没有随军行商商户的记载，军队所需粮菜及衣物等日常生活用

品正如当时的奏折中所说，均由布特哈、齐齐哈尔等地运入供给或通过卡

伦与近处俄蒙进行小型的边境贸易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2-0437-

016）。依据清朝时期对行军征战中所建临时性或较长久性的军营，一般都称为

“城”。例如，康熙年间所建的“查干叟尔城”“乌兰布通城”等，都属于较长

久性的军营，围墙及营房一般都用土木垒建。另外，乾隆年间在征战金川、

台湾等处所建，至今被称为“土城”的军营，都属于征战中所建的军营，营

房一般都是帐房或土房。这些军营都是就地取材，或搭建木栅，或挖土筑墙

形  成。

直到乾隆初期，由于呼伦贝尔地区“交易往来越兴安岭而至齐齐哈尔，道

险而远”，特“招山西行商”来海拉尔地方设铺开行，进行贸易。这些商号先

后“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距军营衙门的东侧始建商房店铺，慢慢形成了

“周四里余，就商户市房为垣，缺处间筑土障，高丈许”的“蒙旗会集场”。这

样，呼伦贝尔八旗军营、衙署以及商行等建筑群，成为“海拉尔城”城区雏

形。因此，乾嘉时代的海拉尔城尚不完全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城池的基本形 态。

综上所述，海拉尔城的建设是较缓慢的过程，是在八旗兵自雍正十二年

（1734）建设军营衙署以及进入乾隆年后，八大商号开始陆续落脚呼伦贝尔建

设商房店铺，道光年间设立南北大门，光绪年间中东铁路铺设的基础上，经

过逐渐发展，不断扩大，不断完备，成为了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为一

体的中心城。在海拉尔城（军营）的初建中，“向来都以建筑房屋、耕种为生

活”的达斡尔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呼伦贝尔这个紧靠俄蒙边境荒无人烟

的偏远地区，建成初具规模的呼伦贝尔城，标志着一个草原新城的诞生，其

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  的。

a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十月二十一日“寄谕黑龙江将军富僧阿着黑龙江卡座与俄交易

杂货不必禁止”一折称：“现在恰克图停止贸易，巡边兵丁，宜应禁止带货与俄罗斯交

易，俟恰克图开市后，再行交易……若彼处索伦等照旧与俄罗斯交易零星物件，则不必

禁止，仍准交易”。题本：03-132-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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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 世纪初海拉尔正阳街北门城楼

城门是为了便于管理商户，收税而设，因为城门以内的地方“商户市房

小铺甚多，此为海拉尔繁盛之区，蒙人之车马往来均于此通过之，蒙人之交

易货物者，亦咸集于  此。”

七、开拓清代呼伦贝尔农业的达斡尔人

清廷在经营呼伦贝尔善后问题酝酿之初，就把“屯垦开发，以边养边”

作为经济上立足久远的策略。然而，受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

约，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的农业开发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  程。

（一）雍正时期呼伦贝尔农业的艰难起步

从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呼伦贝尔地区农业开发的进程从海拉尔河、伊

敏河、辉河、维特很河、格尼河等流域开始起步，其东端在今博克图一带以

及“兴安山岭之阳，鄂木博齐及雅尔和鼐等处，西端在今新巴尔虎右旗的

“额布都克布拉克地方”进行试种开  发。

据史料记载，在迁来呼伦贝尔的当年（即 1732 年）就试种过五谷粮物。

但由于气候以及落后生产方式几乎遭到绝产。雍正十年（1732）八月十二日，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向雍正皇帝奏报在呼伦贝尔地区试种五谷情形折中  称：

窃奴才等遵旨，派遣总管博尔奔查、达巴哈等携带八旗八犋，前往几

拉木台（即今扎罗木德）地方择良土试种田亩。七月十四日，据总管博尔

奔察、达巴哈等呈称：今年四月内，由八旗遣出八犋，于几拉木台、布克

图（今博克图）、特尼克（今特尼河）、伊奔（今伊敏河）、齐讷克（今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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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政府所在地西侧）、威特克（今鄂温克族自治

旗境内的维特很河）等处试种大麦、麦子、油麦、大黄米、荞麦等五谷，

播种于几拉木台关迤东布克图、特尼克、几拉木台地方之庄稼因遭夏旱，

竟未生长，且于六月十九日因降白霜，此三地所播庄稼俱受损。自几拉木

台关至海拉尔河下游伊奔、齐讷克、威特克等三地所种庄稼虽遭旱，但仍

长高至膝盖，半已黄熟……奴才等在此三地，来年仍交付博尔奔察等择沃

土耕种。为此谨具奏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142）

雍正皇帝接到这个奏折后，于当年十一月八日，谕旨军机大  臣：

据索伦总管博尔奔察等奏称，呼伦贝尔等处，今岁所种地亩，因

旱歉收，俟明年多为种植等语。朕思种地一事，如交与伊等，则训练兵

丁，必致贻误，著行文将军卓尔海，于齐齐哈尔、瑷珲、墨尔根三处台

丁及税收屯丁内，拔派五百名，动用彼处存贮正项钱粮，酌量给予盘费，

并置办犁具籽种等项，令其前往呼伦贝尔地方，于明年春间及时耕种。

（《清世宗实录》卷 123：19）

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依据雍正皇帝谕旨采取从外地（齐齐哈尔、瑷

珲、墨尔根等处）移来专门从事农垦者进行耕种，以解决呼伦贝尔地区驻防

兵丁的粮源。“水手、壮丁内遣一百有四名、往伊敏河、二百人往各尼河”专

职种地（《清世宗实录》）。这一年所种之地，选择了“委特克（今鄂温克族自

治旗境内的维特很河）、锡尼克（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奎（今

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辉河）、伊奔等四处地方”。尽管有专职的耕种者，但

由于“所种庄稼俱遇霜降”收获甚微，“一百四个汉子地惟收粮三百七十石三

斗”。由此，从外地移来“一百有四名”专门从事农垦者们留下“四犋牛农

具”返回原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2-0598-005）。

雍正十二年（1734），驻防八旗兵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又在此四处再次

进行了分地试种，以求解决粮食自给的难题。这一年的试种由于有前两年的

种地基础，获得了一定的收获。据雍正十二年（1734）十一月初八日，黑龙

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试种田地情形折中  称：

切照今年奴才等遵照军机大臣处议奏行文，于呼伦贝尔地方留四犋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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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遣派呼伦贝尔兵丁八人，择宜试种田之处种田。今据呼伦贝尔地方

内大臣永福咨称：据总管达巴哈等呈报称：呼伦贝尔周围委特克地方所种

两个汉子地大黄米生长二尺，油麦一尺四寸，大麦一尺三寸，收获粮十仓

石九斗。锡尼克地方所种两个汉子地大黄米生长二尺四寸，荞麦二尺三寸，

油麦二尺二寸，大麦二尺，收获粮二十二仓石一斗。奎地方所种两个汉子

地大黄米生长一尺四寸、荞麦一尺三寸、大麦、油麦一尺二寸，收获粮五

仓石七斗。伊奔地方所种两个汉子地大黄米生长一尺，荞麦一尺三寸、大

麦、油麦一尺一寸，收获粮八石七斗。此四处八月初八日寒露，所种庄稼

均未损，共收粮四十七石四斗。等语。奴才等查得，去年试种田之呼伦贝

尔所属伊奔、奎、锡尼克、委特克等四地方，于七月初五、初十日寒露，

所种庄稼俱遇霜降，一百四个汉子地惟收粮三百七十石三斗。今年委特克、

锡尼克、奎、伊奔等四地寒露较去年迟一个月，所种庄稼俱未赶上霜冻，

故八个汉子地收粮四十七石四斗，与去年一个汉子地收粮相比，今年一个

汉子地较去年多收二石余。今官兵驻定，仰赖圣主之福，霜降渐迟，定有

收成，奴才等来年仍试种，秋收时奏闻。为此谨具奏闻。奴才卓尔海、奴

才宗室崇扬和（朱批：好。著仍试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318）

从上述奏文中可知，如今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地区雍正、乾隆时

期开发农业的中心区域，达斡尔人是开发先锋，他们为发展呼伦贝尔农业积

累了有益的经  验。

（二）乾隆时期呼伦贝尔灌溉农业的开发进步

乾隆开年，1736 年，达斡尔人仍然坚持试种，但还是以歉收而告终（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2-02-006-000412-0020）。连续五年的试种歉收，不得

不使清廷重新考虑在呼伦贝尔试种一  事。

乾隆二年（1737）时有一奏折  称：

“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将军额尔图奏。驻防呼伦贝尔之索伦达呼

尔、巴尔虎兵。地无可耕。又道通俄罗斯。所关紧要。若令悉彻。俱以

新兵守边。未协机宜。臣等令参领那木等相度附近。并询问众兵。并言

惟兴安山岭之阳。鄂木博齐。及雅尔和鼐等处。地势宽平。水草肥美。

既可屯驻。兼宜耕种。若移居其地。每年往呼伦贝尔更番驻防甚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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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兵二千。已拨赴军营。仅余一千驻防。不便更令他移。请以

三千兵丁之妻子。尽移鄂木博齐等处。居住耕种。令总管一员。率兵千

人。驻呼伦贝尔防守。俟军营二千人撤退时，仍令更代驻防。得旨。若

仍派塞楞额总管。余依议。（《清高宗实录》 卷 45/2A—3A）

清廷一面把最初进入呼伦贝尔三千兵丁内，派出两千名前往前线参战，

一千兵驻守边卡、建设各种军事设施等；一面又将其留守家园三千兵丁的妻

子“尽移鄂木博齐等处。居住耕种”。呼伦贝尔索伦部的所有官兵及随属为开

发建设呼伦贝尔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  献。

乾隆年间，清廷还从新疆调来“塔里雅沁回子”大人小孩妇女等 200 多

人口到呼伦贝尔耕作 3 年后返回。“塔里雅沁回子”在原来依水而耕的基础

上，引入了开修水渠，灌溉农业的生产技术，“疏浚旧有水渠，由喀尔喀河引

水达二十余里”、在辉河流域“开挖渠道三十余里，引辉河水至昭额里苏地

方”种地，其种植物也有了扩展，这些尝试无疑对农业灌溉技术在呼伦贝尔

地区的传播，仍具有一定的积极影  响。

八、乾隆七年（1742）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等兵丁的缘由

乾隆七年（1742），清廷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对呼伦贝尔八旗进行了一次

兵员裁减，裁减中将达斡尔人全部和部分索伦、巴尔虎等兵遣回原籍。对其

裁减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说  法。

有一种说法，最初达斡尔人进驻呼伦贝尔时“达斡尔人不愿骨肉分离移

居他乡。清廷曾发给种籽叫他们试种，可是他们事先把种籽炒熟后播种，等

秋后上报草地严寒，庄稼颗粒不收，因此将他们遣回布特哈原籍”（内蒙古自

治区编辑组 1985：24）。又有“达斡尔人因此地严寒种田难以收获谷物而向清

廷提出请求获准而全部遣回布特哈原籍”。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清廷与

准噶尔议和，战时体制被解除，索伦八旗的兵数也进行了削减，被裁减的兵

员，重新交纳貂皮贡，又恢复到布特哈组织中（柳泽明 1999）。笔者认为后

一种说法是有依据的，而前一种将“种籽炒熟后播种，庄稼颗粒不收”而迁

回故里的说法，只是表达了单身戍守边疆的达斡尔兵丁思乡怀亲之情。在当

初严厉的军事管束之下，他们不可能，也不能利用“种籽炒熟后播种”的手

段实现迁回故里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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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于乾隆七年（1742）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等兵丁的过程较为

复杂，清廷经过数次调研，数次更改方案后，最终做出了裁减决策。其缘由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从雍正十年（1732）开始连续数年试种歉收，导致了“皆赖粮谷

为生”的达斡尔人生活的拮  据。

二是，雍正十二年（1734）初开始，清准双方提出议和的意向，战争状

态暂告缓  解。

三是，清廷为减轻国库支出，“钱粮不致虚靡”，实施了对所有八旗组织

全面进行裁减兵丁的决  策。

（一）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等兵丁缘由之一

清廷组建八旗兵丁进驻呼伦贝尔戍边驻防的同时，以“屯垦开发，以边

养边”作为经济上立足久远的策略，打算让达斡尔人先去建城池、种田地，

为呼伦贝尔的驻防兵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布特

哈地区）和大兴安岭以西地区（呼伦贝尔地区）有着一定的温差，这里霜降

较早，因此连续几年的试种都未获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为“皆赖粮谷为生”

的达斡尔人带来了较大的困  难。

首先是，粮谷的缺少使呼伦贝尔地区兵丁及西丹丁难以糊口，气候的严

寒及道路的遥远，致使取送口粮也颇为艰难，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十二

月初二日，护军统领博第等奏  称：

呼伦贝尔现有原先迁移时不宜分开同来之索伦、达斡尔、巴尔虎西

丹丁共七百九十六人，其中五十五名达斡尔西丹等之父兄弟均皆出征，

皆被抽至北路军营，家口尚未迁移，仍在原处，此西丹等若只身在呼伦

贝尔地方，并无差事，则难于由家中取送口米，且于看护其妻孥家口、

牲畜及种地，人亦不  敷。

对此，清廷照博第等所奏，同意暂时将此等五十五名达斡尔西丹遣返布特

哈。这是进驻呼伦贝尔一年半后，由于生计问题返回布特哈的第一批达斡尔 人。

其次，连续几年的试种粮物均告歉收，导致了达斡尔人生活的不适。乾

隆元年（1736）统领哈达哈奏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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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巴尔虎兵丁，原靠游牧狩猎及牛羊之奶为生，虽地方寒冷，

然降雪深浅不等，故尚能维持。唯达斡尔兵丁皆赖粮谷为生，此四年间，

粮食歉收，自齐齐哈尔购粮而食者亦有之，向其布特哈地方之亲戚求米

而食者亦有之。其居住地方，距齐齐哈尔七百余里，倘自备资釜运米而

食，则委实不支。日久之后，不仅呼伦贝尔之达斡尔兵丁力竭，其布特

哈地方所住亲戚亦为彼等连累，于其生计无益。（包梅花 2012）

看得出，解决驻防呼伦贝尔兵丁的生计问题，尤其是解决达斡尔兵丁的粮

食问题，成为清廷急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对此，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乾隆帝也

非常重视，令将此交付兵部从速咨文黑龙江将军额尔图等。遵照旨意，时任黑

龙江将军的额尔图提出了将呼伦贝尔地方之三千名兵丁，每年派一千名兵丁至

获粮颇丰的鄂木布齐地方，返青时至呼伦贝尔地方防守，草枯之后撤回的“季

节性调整驻防之地”的方案。对该方案，后上任黑龙江将军的博第提出了修改

意见。提出：呼伦贝尔之地是与喀尔喀、俄罗斯接壤的极为紧要之地，若采用

“返青驻防，草枯撤回”的方案，防守之地，尤其是卡伦驻防将空虚七个月，

所以驻防兵丁不可撤回。同时博第提出了改进意见，称：“今若草枯之后不撤

回驻防呼伦贝尔地方之一千名兵丁，卡伦之兵丁即应由其中派遣，或由移驻鄂

木布齐兵丁内派出之处，请一并指明咨复”。时至乾隆四年（1739）八月时，

经大学士鄂尔泰的议复，决定：免其遣返布特哈，将呼伦贝尔地方之三千名兵

丁，移驻鄂木布齐地方，每年轮派一千名到呼伦贝尔驻 防。

再其次，清廷每年轮派驻防与种田相结合的管理决策，加大了国库的开

支。官兵移驻鄂木布齐之后，事与愿违，兵丁及随属生存状况仍然不尽人如

意，仍发生诸多分歧。对此博第提出：“实致靡费国帑于无关紧要之处，与其

靡费钱粮驻守无用之处，将情愿种田为生之索伦、达斡尔兵丁皆仍遣回其原

布特哈地方，进贡貂皮”。于是，乾隆六年（1741）九月二十四日，副都统

衔头等侍卫马尔拜献策，提出了按照其各自之习性，相应请将索伦、陈巴尔

虎等安置于呼伦贝尔等地游牧狩猎，于卡台行走，将达斡尔等安置于鄂木布

齐地方，把游牧与种田者分开来管理的建议。对此建议乾隆皇帝朱批：着将

此事交付博第、塔尔岱共同办理。博第等为了慎重落实皇帝旨意，派轻车都

尉阿岱、佐领佛保会同该总管班图、托勒德尔前去面询拟驻呼伦贝尔、鄂木

布齐此二处之兵众。其面询的结果是，情愿在呼伦贝尔地方游牧为生的索伦

兵 1308 名、陈巴尔虎兵 297 名，情愿在鄂木布齐等地居家种田为生的索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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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名、达斡尔兵 720 名。即共有 1605 人情愿在呼伦贝尔地方游牧渔猎，情

愿住鄂木布齐者为 1395 人。从这个数字看来，达斡尔兵几乎全部情愿留在鄂

木布齐地方以耕种为生。基于这种情况，博第等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将情愿

种田为生之 1395 名索伦、达斡尔遣回布特哈地方，进贡貂皮，俟出缺加以裁

汰，则于公于私均皆有利。于是在乾隆七年（1742）四月十八日，大学士、

伯臣鄂尔泰等照博第等所奏，做出了将 1395 名索伦、达斡尔兵丁连同其子弟

内西丹遣回布特哈原籍，重新回到了岭东地区的决定。这是将达斡尔、鄂温

克人等迁回布特哈地区的又一个原因之  一。

（二）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兵丁原因之二

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雍正帝听说准噶尔噶尔丹策凌有议和意向的

传言后，以侍郎博鼐、内阁学士阿克墩和副都统罗密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准噶

尔进行了议界与贸易谈判，但几经谈判均未达成协议。雍正十三年（1735）

八月，乾隆帝继位，此时清廷面临国内苗民起义而兵马加增，耗费钱粮，国

库拮据局面，因此亟须休养生息，稳定国内局势以巩固统治。而准噶尔方面

虽然在雍正年间略有小胜，但其实力根本无法与清廷较量，又有哈萨克、布

鲁特在其背后的牵制，所以准噶尔急于求和，想尽快恢复与内地的贸易关

系。正在此时，京城满洲正白旗的塞楞额（达斡尔族郭博勒氏）于乾隆元年

（1736）被任命为副都统衔来到呼伦贝尔训练索伦巴尔虎等八旗官兵，乾隆二

年（1737）执掌关防，直至乾隆三年（1738）年末被授为镶蓝旗汉军副都统。

但由于新任呼伦贝尔副都统都依那没能及时到位，塞楞额一直兼职到乾隆四

年（1739）年初。在此期间，塞楞额因清准双方进入和平状态且朝廷经费紧

张，于是上奏清廷：“今赖圣主之洪福，军机之事俱定，除戎兵之外，并无用

兵之处。既如此，与其使此驻防呼伦贝尔之三千官兵，每年耗四五万两而居，

不如照旧例退回布特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卷 1220 第 1 件）。与此同

时，布兰泰也提出了与塞楞额相应的建议，但是由于此时清准和议还未正式

达成，该奏文转至军机处后，鄂尓泰等军机大臣议复：“俟定边事毕，再将如

何办理之处核定议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卷 1220 第 1 号第 2 件），致使

塞楞额、布兰泰二人的提议被撂置了起  来。

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清准双方经过 6 年谈判才正式达成协议进入

了和平共处的局面。由此，清朝政府为使战后“钱粮不致虚靡”，再次提出

了对北部边境“索伦八旗”及新巴尔虎兵员进行核减裁汰的指令。例如，乾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165 2022-07-21   09:32:53



166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隆七年（1742）在核减“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四百二十四名还驻打牲处”以

后，当年继续核减新巴尔虎兵时指出：“查前由达牲处挑三千名添驻呼伦贝

尔，至喀尔喀贝子彦楚卜多尔济属下挑去二千四百名，亦移驻呼伦贝尔。此

项兵皆非额设。特为训练，以备军营更调。数年来军务告竣，大兵具已撤回，

若仍留驻扎，与旧索伦、达呼尔兵一体当差，碍难裁减钱粮”。同时认为“驻

台用官兵六百余名，为数较多，请将防边兵核减足用”。并指令黑龙江将军博

第、呼伦贝尔副都统玛尔拜就如何裁汰新巴尔虎兵“共同核议，酌定额缺。

照撤回达牲处之旧索伦、达呼尔例陆续裁汰，庶额外兵渐次核减，钱粮不致

虚靡。”于是将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兵，除驻台、防边用兵外，“一千四百四十

名兵丁作为额兵，其多余兵丁皆俟陆续出缺加以裁汰”（《清高宗实录》 卷

177/3B—5A）。由此，乾隆七年（1742）为使“钱粮不致虚靡”，清廷从呼伦

贝尔地区裁减的不仅仅是达斡尔人，还有不少索伦、巴尔虎等官  兵。

九、乾隆七年（1742）裁减兵丁后对呼伦贝尔翼佐及 
防区牧地的调整

清廷将达斡尔、部分索伦、巴尔虎等遣回原籍后，驻防呼伦贝尔的“索

伦八旗”仍编为左右两翼八旗，将原有 50 个佐调整为 24 个佐。每佐领 40 丁，

共计 960 丁。其余兵丁皆遭裁汰。所调整后的索伦左、右翼 24 佐编制如下 表：

表 15

翼别 旗别 佐数 备    考 姓氏

索伦

左翼

镶黄 3 第一佐内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其余为鄂温克 人。 郭姓

正白 3 第一佐内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其余为鄂温克 人。 敖姓

镶白 3 第一佐为鄂温克人、巴尔虎混合，其余为巴尔虎 人。

正蓝 3 全系巴尔虎 人。

索伦

右翼

正黄 3 第一，第二佐内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其余为鄂温克 人。 孟姓

镶蓝 3 该三旗完全是鄂温克人。民国 8 年，索伦左翼镶白旗

第 2，3 佐及正蓝旗 3 个佐所属巴尔虎人，另组成陈巴

尔虎旗，分为 12 佐。

正红 3

镶红 3

计 八旗 24 佐

资料来源：《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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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编制从乾隆七年（1742）开始，延续到民国八年（1919），差不多有

近 200 年之  久。

乾隆七年（1742），在行政区划上，清廷将达斡尔、鄂温克等兵遣回布特

哈原籍后把所剩索伦左右两翼八旗的驻屯游牧地进行调整，详情见表 16。

表 16

旗  别 游 牧 地 界 址 户 数

索伦左翼镶黄、 
正白二旗

自西呢克河源起，北止海拉尔河止，一百五十里许；东自

扎敦河起，西至伊敏河止，二百一十里 许
二旗共计

二百五十户

旧巴尔虎镶白、 
正蓝二旗

南自辉河起，北至固尔毕舍利卡伦止，二百八十五里许；

东自库勒都尔河起，西至西林布尔都泡止四百里许

二旗共计

八百三十户

索伦右翼正黄、 
正红二旗

南自喀喇图山起，北至西伯山止，一百九十五里许；东自

伊敏河起，西至辉河止，一百二十里许

二旗共计

六百五十九户

索伦镶红、 
镶蓝二旗

南自内兴安岭山根起，北至喀喇图山止，一百一十里许；

东自鄂依那河起，西至辉河止一百二十里许

二旗共计

二百一十六户

额鲁特镶黄旗

两个牛录

南自鄂依那河起，北至西尼克河止，一百五十里许；东自库

库奇老山起，西至伊敏河傍喀喇霍吉尔泡止，一百二十里许

二牛录共计

三百六户

十、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及在“索伦八旗”翼佐中的分布

（一）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

在乾隆七年（1742），清廷将驻防呼伦贝尔的达斡尔兵丁全部遣回布特

哈原籍时，时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衙署笔帖式的达斡尔郭博勒哈拉 a满那莫

昆 b的奎苏，敖拉哈拉登特科莫昆的范恰布，由于公职系身，未准返回，分

别被编入索伦左翼镶黄旗第一佐和索伦左翼正白旗第一佐内。乾隆五十四年

（1789），莫日登哈拉阿尔哈昌莫昆珠善因军功被任命为呼伦贝尔额鲁特总管，

三年期满，欲回布特哈原籍未准而继续担任此职。因此他把家属和自己的一

位兄弟迁至海拉尔地区，编入索伦右翼正黄旗第一佐。后来又有达斡尔敖拉

哈拉库热浅莫昆之 3 户和达斡尔鄂嫩哈拉博斯阔浅莫昆之 4 户，陆续迁来呼

伦贝尔，编入正黄旗第二佐内。以上达斡尔四个姓氏五个莫昆，世代在呼伦

a  哈拉，姓氏之意。达斡尔人在“哈拉”之上冠以不同哈拉（姓氏）的名称，成为各哈拉

的全 称。

b  莫昆，从哈拉分化出的血缘关系更为亲近的分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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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海拉尔地区繁衍生息，形成海拉尔达斡尔人，俗称海拉尔浅。a这部分

达斡尔人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他们都是清廷统一派遣到呼伦贝尔地

区戍边的八旗军人；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明确翼佐编制的八旗旗人；三

是均被朝廷登记在案，享受俸禄的八旗军  人。

虽然这个群体由四个姓氏五个莫昆组成，但近 300 年来总人口没有太大

的起伏。从最初的两户不足十口人开始到民国时期达到三四百人，人口最多

时也不足千人。如今海拉尔达斡尔主要聚居于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

托海镇（南屯）、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海拉尔市区等  地。

20 世纪 20 年代，丹麦学者亨宁·哈士伦曾在由中国和瑞典共同筹建的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其间他们来到呼伦贝尔考察，后来形成《蒙古

人和神》一书，其中写道：“在海拉尔地区各小邦中最杰出的要数达斡尔族

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精通两种语言的书写方式。他们以机智和博学闻

名已久，所以颇具影响力。达斡尔人富有、彬彬有礼，易于接受新生事物，

但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抛弃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亨宁·哈士伦 1999：

320—321）。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其 1925 年出版的《东北亚洲搜访记》一书中记

述：“呼伦贝尔之政厅，设于海拉尔，附近一切土地人民，均由此政厅所支

配……属于呼伦贝尔政厅之人类，有种种民族。例如多尔（指达斡尔——编

者）、索伦（指鄂温克——编者）、奥洛匈（指鄂伦春——编者）、巴尔喀（指

巴尔虎——编者）、蒙古、爱留德（指额鲁特——编者）、孛里亚（指布里亚

特——编者）等相集”。其人口“亦不过三万”。“此等民众之中，为呼伦贝尔

政厅之中坚者，即多尔人（指达斡尔——编者）。自前记之副都统胜福，余所

会见之左厅长成德，下及职官之重要者，皆多尔人，握其权力……文化亦相

当进步……为历史上知名之民族……多尔人较之附近民族，实富于才能，长

于智巧，而举有相当之成绩焉”，“呼伦贝尔政厅之首领，以及其他要职，几

尽为多尔人所占，初非偶然，此亦不能不注意之点也。夫然，则多尔人，于

政厅管内三万人口中，果有若干？实不过三四百人。若此少数之民族，握呼

伦贝尔政厅之权力，可以左右之，信为富于兴味之事  实……”。

a  达斡尔人习惯上把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们，按其哈拉或莫昆后加“浅”来称呼，表示生

活在同一地域的群体。如把居住在布特哈地域的达斡尔族人称为“巴特罕浅”；把居住

在齐齐哈尔一带的达斡尔人称为“浩通浅”；把居住于海拉尔一带的达斡尔人称为“海

拉尔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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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日本学者藤山一雄在其《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被枪决的内幕》一

文中说：“截至 1936 年，（呼伦贝尔）草原大约有 2.7 万名游牧民散居各处，

而贵福一行的达斡尔族却只有 386 人，其中壮年男子据说只有 165 人。自清

朝 300 年以来，被称作‘达斡尔政权’，掌握草原主权，广施仁政，颇得好

评……据说连张作霖主持的东北政权，对于其实力也难以敌  对。”

从上述记述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得知，从清末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

达斡尔人在呼伦贝尔政厅中占据较多的数  量。

（二）达斡尔人在“索伦八旗”翼佐中的分布

从雍正十年（1732）至 1933 年的 200 年间，海拉尔地区达斡尔人行政

区划及居住地点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现将 1932 年以前的海拉尔达斡尔族户

数、居住地点以及行政区划按氏族别列表如下：（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 1985：

24—25）

表 17

氏 族 别 旗 佐 别
居住地点 户数 备  注

哈拉 莫昆 旗 佐

敖拉

登特科
索伦左翼

正白旗
第一佐

南屯

莫和尔图

海拉尔

18
8
2

1. 这些翼佐都是与

鄂温克族混合编制。

2. 按莫昆别：登特科

28 户； 满 那 34 户；

阿尔哈昌 22 户；博

斯呼浅 2 户；库热浅

和白亚格尔各 2 户。

如按居住地点算，南

屯 47 户；莫和尔图

16 户； 西 屯 21 户；

海拉尔 8 户。

库热浅
索伦右翼

正黄旗
第二佐 西屯 2

白亚格尔
索伦左翼

镶黄旗
第一佐 南屯 2

郭

博

乐

满都
索伦左翼

镶黄旗
第一佐

南屯

莫和尔图

海拉尔

25

8

1

孟尔丁
阿尔

哈昌

索伦右翼

正黄旗
第一佐

西屯

海拉尔

17

5

鄂嫩 博斯呼浅
索伦右翼

正黄旗
第二佐

南屯

西屯

2
2

总计 六个莫昆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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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组建驻防呼伦贝尔八旗的特点

清朝政府组织这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兵丁迁居呼伦贝尔

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安置时对传统的民族习俗以及生计也考虑得十分

周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

一是：雍正皇帝亲自主抓，指派专人面授机宜，到呼伦贝尔实地勘查，

做出具体规划上奏。又经朝廷大臣们的共同审议，雍正皇帝签发公文后，由

朝廷负责精密组织、严格要求、统一行动。可以说，呼伦贝尔海拉尔城的诞

生，是雍正治国方略的产  物。

二是：这次迁居行为完全属于军事性质。为了军事驻防的需要，编为八

旗成为披甲，专事巡边防御，应时出征参战。由朝廷任命官爵，编排旗佐，

发给戍装、兵器和旗纛进行军训，铸制关防官印，规定俸禄，取消贡赋，不

但组织严密，军纪严明，义务明确，财力也十分充沛。在其待遇等方面与布

特哈八旗以及其他驻防八旗均有不同之处。例如，虽然取消了贡赋，但只给

半个俸禄，钱粮数额比一般的驻防八旗少，并且继续把游牧、狩猎等作为生

活基  础。

三是：清廷根据呼伦贝尔地理位置及气候特点，在选派兵丁对象时，首

选的是骁勇尚武、谙熟畜牧狩猎的达斡尔、索伦、鄂伦春、巴尔虎等游牧

（猎）民族。将有共同信仰（萨满教）、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共同民族发展历程

的不同民族组成共同体，建立了一个长久稳定、永戍边疆、似如铜墙铁壁的

边防部  队。

四是：在具体安置和管理上，清廷注意尊重各族民俗（这些民族有着共

同的宗教信仰，即萨满教）。清廷虽然采取的是八旗军制，但基本上没有打乱

原有各民族以及各民族间的部落组织形式，而是顺其原有部落组织，尽量做

到不混编，不相混杂，分别屯聚，并划定出固定的游牧地界。这种“因其游

牧性质而定为特别之制”的“因俗而治”的管理方式，既照顾到了游牧民族

的传统组织习惯，又实现了清廷的直接管辖．从而确立了稳定的呼伦贝尔驻

防体  制。

五是：虽然呼伦贝尔军事驻防绝不等同于移民，但其特点是人口构成非

仅官兵，有部分随属，朝廷赐给生产和生活资料，身份亦兵亦民，兼具驻防

和移民两种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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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呼伦贝尔八旗与满洲八旗相比，中间缺少“甲喇”这一层环节组

织。而且每个佐只有 60 人，每个旗不超过 360 人，因为“索伦八旗”是 50

个佐，合起来就 3000 人。这样就产生了同样是旗（固山），但满洲八旗有

7500 名士兵的大旗和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每个旗只有 360 名士兵的小旗的

区别。总之，满洲八旗和“索伦八旗”虽然都叫“八旗”，但其组织形式不相

同，领导层次、士兵人数、军官职衔都不一样，因此将二者不可混为一  谈。

十二、驻防呼伦贝尔八旗组织名称

严格来讲，清廷当初组建八旗兵进入呼伦贝尔，并没有在“八旗”组织

上冠以“索伦”名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雍正、乾隆朝的公文档案中几乎没

有发现“索伦八旗”字样。如果清廷在组建八旗时，命名为“索伦八旗”，就

应该在关防印上注明“索伦八旗”字样。但是，雍正十年（1732）五月二十五

日，大学士鄂尔泰在“奏发呼伦贝尔总管关防印”时确定的满文文字为：hulun 

buir i jergi bade tebuhe cooha be kadalara uheri da i guwan fang。汉译为：“管理驻

扎呼伦贝尔等处兵丁总管关防”。再则，在清廷的奏文中，对呼伦贝尔总管的

称谓大多以“管理呼伦贝尔索伦巴尔虎兵丁事物总管”“呼伦贝尔等地索伦巴

尔虎兵丁副都统衔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呼伦贝尔索伦左（右）翼

总管”“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右）翼总管”等来表述，却没有“索伦八旗”或

“索伦八旗总管”之说。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索伦八旗”称谓流行的缘由无

非有以下两点：一是与明末清初以来对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统称为

“索伦部”的历史习惯有关；二是在组建驻防呼伦贝尔八旗时，索伦兵丁占总

兵丁人数的一半以上，由此“索伦八旗”在民间以及史料中流行开 来。

由于呼伦贝尔先后迁入额鲁特、巴尔虎等民族而又新组建了八旗组织，

所以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史料中又出现了“呼伦贝尔八旗”“呼伦贝尔驻防八

旗”“五翼内外八旗（指索伦左右翼旗为内八旗、新巴尔虎左右翼旗、额鲁特

旗为外八旗）”“呼伦贝尔五翼蒙旗”“呼伦贝尔五翼总管旗”“游牧八旗”等

各种统称。所有这些均指索伦左、右两翼八旗、额鲁特一翼一旗和新巴尔虎

左、右两翼八旗等 5 个翼 17 个旗。这些不同的名称留存于史  乘。

另外，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史书中将呼伦贝尔地区直接以“巴尔虎”来叙

述。其实这种对呼伦贝尔地区的称呼来自俄国人。他们“对于现在的呼伦贝

尔直接以巴尔虎名之”（郭道甫 1987：13）。又由于新、陈巴尔虎人“合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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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占全人口三分之二，所以呼伦贝尔的蒙古民族，统称为巴尔虎”（郭道

甫 1987：13）。同时在很多史料中习惯将索伦、巴尔虎、额鲁特五翼总管旗

和托河路鄂伦春二佐一旗统称为“蒙旗”，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

虎、额鲁特蒙古等民族统称为“蒙人”来表述，而且，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

民国时期。郭道甫在 1931 年所著的《呼伦贝尔问题》一书中说：“在满清时

代，索伦骑兵，很为著名；而呼伦贝尔的索伦骑兵，尤为最精……以尚武著

名于中国”，因而被称为是“强悍的民族……可是到了最近的呼伦贝尔，就得

了另外的名称，那就不仅是强，又添了一个富”（郭道甫 1987：13—18）。20

世纪初，总人口只有 5 万的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其牲畜总头数就达到了 255

余万头只。于是“巴彦巴尔虎”（意即富饶强盛的巴尔虎，泛指今呼伦贝尔岭

西地区）名称由此誉满天  下。

这里需要指出的和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如果说最初进驻呼伦贝

尔时是以索伦（鄂温克）民族为主体民族的话，随着巴尔虎蒙古的迁入以及

八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巴尔虎蒙古族的人数在呼伦贝尔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因此，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古族，自然而然构成呼伦贝尔诸多民族的主体民

族，“巴彦巴尔虎”（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额鲁特蒙古等）的百万

牲畜，也是如今呼伦贝尔畜牧业得以发展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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